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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藏书导读】

《治镜录集解》为清代隋人鹏撰。隋人鹏，字芸阁，莱阳

人，雍正十一年撰成是书。《治镜录》为清遂州张运青撰，隋人

鹏见此书首载《当官功过格》，其中凡有利于民者务兴，有害于

民者务去，条分缕晰，璨然具备。最后还附《县令箴》、吕叔简

《祥刑要语》，二书皆简易警切，尤其是吕书“叮咛告诫，谆复不

置，诚足为临为之宝鉴。”于是对此书加以集解，先讲解每一条

的内容，然后举出与此内容有关的实例，予以具体说明。此集

解可谓有理论又有实例，有较强的说服力，确实便于为官者参

照效法。特别是《祥刑要语》一书，对慎重用刑提出了很多有

实用价值的实例，这对我们今天立案、审案亦不无参考价值。

徐树兰古越藏书楼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中国古来的私家藏书楼多秘不示人，专为一己所私用。

由徐树兰创办的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却因为是以私人之力创

办公共阅书楼，而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徐树

兰（员愿猿苑原员怨园圆），字仲凡，号检庵，浙江绍兴人。他为了振兴
中华之积弱，兴贤育才，决心以私人之力筹办供公众阅览的藏

书楼。员怨园园年，徐树兰独家捐白银愿远园园余两，在绍兴偏西购
地一亩六分造起一座四进楼房，将自己所藏的经史书籍全部

捐入楼内，又买进大批西学书籍，共 苑万多卷。至 员怨园猿年建
成后，便捐为绍兴郡公有，供绍兴全郡人士观览。徐氏还每年

提供常年经费 员园园园元。古越藏书楼的独特之处，还在于它
一扫历来藏书楼的一味“存古”，注重“开新”，不只收藏传统的

猿



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并且另列“时务”一部，收藏有关实事的新书。

其管理方法和目录分类体系也是全新的，一切均以有便于读

者为出发点。所以，它实际上是一座私人捐办的公共图书馆，

只不过用了“古越藏书楼”这一略嫌陈旧的名称而已。古越藏

书楼曾于员怨圆源年一度停办，员怨圆远年后又继续开放，现在归属
绍兴鲁迅图书馆。

源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重刊治镜录序

昔司马文正公篡修旧史，名曰《资治通鉴》，鉴者何？

将以鉴往古镜来今也。符子曰，至人之道也如镜，有明、有

照、有引、有致。韩子曰，目失镜，无以正鬓眉；身失道，

无以知迷惑。岂必液轩辕之铜鼓，尹寿之橐，摄圆灵握方

诸，而后见尔前虑尔后哉。分辉曩暂，藉以自镜，裕如矣。

第文正《通鉴》囊括古今，卷帙浩博，吾人一行作吏，此事

便废，势不得不择简要，以从事舍民社一编，奚归乎。余筮

住中州，辛酉冬莅任文正公受封之地，村力绵薄，深惧下无

以副诸父老子弟之望，而上无以对我先正，恒惕惕思有以自

厉，案牍之暇，检旧筮中，获吾乡张运青先生《治镜录》一

编，於《当官格》后附以《县令箴》、《祥刑要语》，皆简易

警切，又得隋芸阁先生集解，尤详解可循，而深足以资鉴，

或备观省。惜原板多漫患，鲁鱼亥豕不便披览，爰与二三同

志纠其伪谬，重付剞劂，非独余之梼昧，资其末光，即以为

凡有斯民之责者，阳燧阴符也可。若谓宫人得戟，则以刈葵

旨者，得镜，则以盖?，文正可征，必不首肯矣。
道光十三年癸己冬至后三日，后学安甚周?潢谨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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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镜录集解序

古人治心之学，盘有铭，几有箴，缘此心出入无时，泐

箴铭以儆惕，俾心有所检摄而常存也。为学如此，服官亦

然。自督抚以至牧令，各有当尽之职，即各有当尽之心，苟

非有所考镜，又安能常惺惺不昧，使心尽而职亦无不尽哉！

余受命视学西蜀，得见遂州张公《士镜录》，日与诸生相讲

究，后又见其《治镜录》一编，首载《当官功过格》，内凡

有利於民者务兴，有害於民者务去，条分缕晰，璨然具备。

继附吕叔简《祥刑要语》，叮咛告诫，谆复不置，诚足为临

民之宝鉴也。但《士镜录》已有注解，而《治镜录》人多忽

视焉。予读其书，言简事赅，因於校士之暇，篡集诸说谬为

疏解，极知浅陋无当，然藉是以与有志之士端厥趋向，以为

它日入官服政之本，亦未始无所补助也。虽正谊明道之学，

常置功利於不言，而省身克己之人，须睹箴规而知警在。昔

仲虺之诰曰：“改过不吝。”唐太宗曰：“人若不能自知其

过。”盖功效不可预计，过则伏於毫茫，观是录之所谓功者，

行其功而可忌其功，是录之所谓过者，泯其过而更凛其过，

斯两得之矣。若督抚、牧令日夕警省，以是录考证是心，一

如明镜高悬，研媸莫匿，则为法、为戒，惟日孜孜，务使闾

阎?安，狱讼衰息，将见循良之吏接踵而起，则此书即不敢
言功，而亦可告无过也已。

雍正十一年癸丑长至日，莱阳隋人鹏书於成都试院之敬业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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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镜录序

《功过格》其传已久，自了凡袁氏力行有效，而后之士

大夫往往踵行之。然袁氏以儒而惑於释氏因果报应之说，以

劝诱后人，后人亦皆习焉不察。夫为善而有祈福之念，则其

为善也必不公；去恶而有畏祸之念，则其去恶也必不诚。以

不诚不公之心存於中，而徒以为善去恶之事勉强，致饰於其

外，吾恐其功日微而过日滋矣，奚取夫？日悬一格，而丹黄

识之曰，某事为功若干，某事为过若干哉！近有刊布《当官

功过格》，以风於百尔有位者，予览之而深嘉其意，又惜其

仍惑於释氏之说，而不本於儒者正谊不谋利、明道不计功之

旨，乃为之易其说以进焉。夫人居恒之功过，其所系犹轻，

而当官者之为功过也不基难且钜哉？治一邑者以一邑为功

过，治一郡者以一郡为功过，上之居方面之任，则其功过有

愈大者焉，更上之而处辅弼之任，则功过又有愈大者焉。要

其本不越於一心而已，苟能虚心讲求，以实心干济，以精心

照察，以公心推行，毋沽名，毋惧谤，毋矜已，毋徇人，总

以上不负国，下不负民，为清夜自矢之素，纵未敢言功，亦

可以无大过矣。功过格虽不设可也，虽然功过之成，其相悬

几若河汉，而功过之始，其相别仅同淄渑。是以古之上哲盘

盂几杖铭诵箴规，犹且触於目、警於心，朝夕罔敢豫怠，而

况其下焉者乎！苟任其气质之偏，凭胸臆以行之，而非有学

问察识之功，则居官临民之际，一切兵刑、钱谷、禁令兴革

之宜，自谓可以有功，而每以隐伏其过於不觉，后虽悔之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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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及矣。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孟子曰：“行有不得者，

皆反求诸已。”是故格物致知，正心诚意，当功过未形之先，

而所以密其存养者，不可以偶怠也。审择义利，坚持取舍，

当功过将形之初，而所以严其省察者，不可以或怠也。昔者

董安于性缓，佩弦以自急；西门豹性急，佩韦以自缓。皆将

以矫其偏而约之中。而唐太宗之言曰，以铜为鉴，可正衣

冠；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。今兹计功

书过之格，其亦古人韦弦之意，而以备当官者之一鉴，殆不

为无助乎！倘必曰如此而有功，如此而无过，如此而可以邀

福，可以远祸，则行道而有市心，非予之所愿闻也。

遂州张鹏翮题。

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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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官功过格

功格六十八

【原文】

催徵有法，劝谕输将，清楚完欠多少，恩威并用，不烦

敲扑，而钱粮毕办。算功。

阳城自署其考曰：“抚字心劳，催科政拙，考下下。”人

咸景仰其行。若不烦敲扑，而钱粮毕办，则催科之中寓抚字

矣，所以算功。

审编里役，差遣均平，使合县受福。算功。

杜氏《通典》云：古之为理也，在於周知人数，乃均其

事役，则庶工以兴，国家富足，教从化被，风齐俗一矣。然

则户口之於力役，其所关者岂微哉！故均平则受福不浅，此

审编之功也。

清核地亩，钱粮井井有条，使胥吏保歇，不得欺隐致累

小民。算功。

按：郭谘淳化中监通利军，摄肥乡令。时田赋不平，岁

久不治。谘到职，念曰，赋税不均，则富户独免，贫民受

困，隐占益多，逃亡愈甚，公家之课将益亏矣，是令罪也。

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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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闭阁数日，以千步方田法，四出量括，遂得其数，除无地

之租者四百家，正无租之地者百余家，藏逋赋八十万，流民

皆复。观此则丈量之法，未始不可行，须得如谘者。除其无

地之租，则不致赔累；正其无租之地，则不致隐占。庶贫富

不至交困，而逃亡得以复业矣。谁谓其扰民乎。

遇大灾、大荒能早勘、早申，力请蠲赈，设法救活多

命。功倍算。

救荒如救焚，以早申为贵；赈恤多阻滞，以力请为贤。

按：汉第五访守张掖，岁饥，粟石钱数千。访乃开仓赈

给以救，吏惧谴，争欲上言。访曰：“若须上报，是弃民也，

太守愿以身救百姓。”遂出谷赈之。顺帝玺书嘉美，繇是一

郡得全。岁余，官民并丰，界无盗贼。

按：宋范纯仁知庆州，饿殍载路，官无谷以赈，公欲发

常平封贮粟麦赈之，州郡官皆不欲，曰：“常平擅支，获罪

不赦。”公曰：“环庆一路生灵付某，岂可坐视其死而不救。”

众皆曰：“须奏请得旨可也。”公曰：“人七日不食即死，岂

能待乎！诸公但勿预，吾独坐罪耳。”或访其所活不实，诏

遣使按。时秋大稔，民?曰：“公实活我，忍累公耶！”昼夜
输纳常平，迄按使至，已无所负矣。

遇残苦，地方能申请减赋停徵。算功。

饥荒余黎，得不即填沟壑幸矣。去籍或尚有还定之时，

督逋则遂无孑遗之望。若犹不少贷者，无乃甚於屠刽手，与

申请减赋，匪以为惠也，是则有人心者之常焉耳。

按：宋郑骧知溧阳县。岁饥，民多逃亡，漕司按籍督逋

赋不少贷，骧患之，尽去其籍，使者欲绳之以法，骧曰：

“著令约二税为定数，今不除则逋愈多，民愈不办。”使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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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屈，卒听之。

按：宋刘挚为冀州南宫令。其俗凋敝，赋甚重，输绢匹

折税钱五百，绵每两折钱三十余，民多破产。挚援例旁郡条

请，裁以中价。转运使怒，将劾之。挚固请曰：“独一州六

邑被此苦，决非法意，但朝延不知耳。”遂告於朝。三司使

包拯奏从其议，自是绢匹钱仅三百、绵两十有六。民欢呼至

泣曰：“刘长官活我也。”

赈济得实。算功。

何景明《论救荒书》曰：“顷者淮西告灾，命守臣存抚

赈贷，窃为民计。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，徵求之扰，工役之

勤，寇盗之忧，此为三害。其所利於民者，独发仓廪一事

耳。夫发仓廪，本以利民，而其弊反甚。仓舍一启，豪强骈

集，里胥乡老，匿贫佑富，公家之积，只以饱市井游食之

徒，而野处之民曾不得见糠秕。富者连车方舆，而贫者曾不

获升斗。乡民有入城待给者，资粮已尽，日贷饼饵自啖，而

卒不得与，比其少得不足偿贷，反因是等死，耳闻目观，可

为痛扼。夫欲有所与，必先为去其所夺。养驯兔者不畜猎

犬，植茂树者不寻斧柯，以其近害也。故止沸不抽其薪，徒

酌水浥之，沸不见止。养人饲其口腹，而割其股肉，终不得

活。今三害未去，而欲兴一利以救民之凶也，何以异此。”

是书不减郑一拂流民图疏，其剀切更过之，司牧者熟体而善

味之，赈济何患不得其实哉！

较准大小法马，严加防范稽查，使吏胥不得出轻入重。

算功。

大凡事体一经衙门，即为胥吏作家耳。官虽清，而吏不

肯廉；官虽省事，而吏不能无事。地之极清淡者，无如广

员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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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；职之极卑微者，无如仓巡驿库。莫不如此，而况於赋税

之烦秽乎！慎择官而少补吏，斯亦寒源澄流之要也。

按：宋时，马伸为成都郫县丞。到任未几，会纳冬米，

成都浩穰守以委伸。伸辞以多弊不可为，守问其故，伸曰：

“弊之大者，由诸司吏人封抄，拒之则速祸。”守曰：“君既

知其弊，何辞？”伸至场中，诸色人果丰饮食玩好，文饰美

女，凡可以蛊?者，无所不至。前此主者不能自谨，一堕计
中，则束手受制，莫敢谁何？伸乃逐一严察，吏卒不容纤

芥，负米至者，略无亚滞。时仓使孙侯按部早行，见负担者

道傍假寐，怪问之，皆曰：“今好受纳官，某等至无激沮，

故争先。”诘其主名，曰：“马县丞也。”孙叹息不已，抵郡，

即呼吏书牒荐之。即日改秩，伸尝语人曰：“人之利钝自有

时，但当行直道，无用求人也。”

设法徵解缓急有叙，不苦粮长、里长，不累斋解员役。

算功。

官非欲苦累人也，已欲得其甘，而百姓员役不觉其苦累

矣。若徵解之时，设法而有叙焉，不苦不累，非公而忘私，

其孰能之。

按：唐韦皋为陕西观察使，当输租而麦未熟，吏白督

之，皋曰：“使民贷田中穗以供赋可乎。”为缓其期而赋罢。

按：宋范仲淹知青州，会河朔艰食，青之赋舆置博州纳

场，青民苦之。仲淹戒民纳价，每斗三锾，纳钞与之。移书

与博守，遣官?金诣博，坐仓以倍价招之。斋巨榜数道，介
其境则张之，且戒曰：“郡不假廪，寄僧舍可也。”至则质者

山积，不五日遂足，而博斛亦衍，斛金尚余数千缗，按等差

给还之。青民因立像祠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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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恤解户收头，革除上下羡余陋规需索积弊，及迟误非

出有心者多方宽恕。算功。

须革除陋规积弊，而后可以谓之体恤。

按：宋张九成守永嘉，民有柑实，每霜后，郡例科采遗

权贵，地方苦之。九成罢其税，且勒石以讽来者。

按：南唐关司税重，皆苦之。会畿甸亢旱，烈祖问曰：

“外郡皆雨，京城独无何也？”申渐高曰：“而惧抽税，不敢

入城。”烈祖笑而除之。又李茂贞权油以助军费，因禁松明，

张廷范曰：“不如并禁明月。”茂贞因而弛禁。语云，谈言微

中，可以解纷信矣。至桓玄篡位，忽然地陷，殷仲文曰：

“良繇圣德深厚，地不能载。”又南燕冬月不冰，燕主恶之，

李超曰：“良繇密迩帝京，掠近日月耳。”嗟嗟，心乎为国

者，随事献忠；意在阿君者，百计贡谀如此。

给发役从工食养济口粮如期，并禁吏胥克减。算功。

如期则勤，不减克则慎，勤慎寡过，便是功。

按：两晋何随令安汉，去官时，送吏乏食，乃取道侧民

芋，随以绵系其处偿之，民相语曰：“闻何安汉廉，行过从

者或无粮，必尔耳。”持绵追还，终不受。

按：明汪一麟以知州升刑曹，给俸银十两，令州民赵锷

修船，比行修完。公携家登舟，见缮治坚好，问所费几何？

锷以十两对。密唤各匠细查，实用过二十两，乃取银六两，

扇三十柄、墨三斤，二物值四两有余，唤锷曰：“吾知尔赔

十两，今以三物偿尔。”锷勉受之退。其夫人语公曰：“既知

十两，即当偿足其数，而以扇墨酬其劳可耳？”公亟补银四

两，锷愈不敢受，公面颈发赤曰：“是则使我不如一妇人

矣。”必不许辞。此虽不及何安汉之赤贫，然其夫妇处心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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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，与安汉击系偿芋，同一揆也。嗟乎，世之去官而犹取铺

户，与夫克减工价，仍作威自如者，当以此醒之。

念一丝一粟皆出自民力，能检点爱惜，淡泊自甘者。算

功。

省费则寡营，寡营则鲜欲，斯志行嚼然，足以维持风

俗，而爱养生民。

按：宋邵必知高邮，振厉风采，凡宴集馈送，一切谢

遗。尝曰：“数会聚则人情狎，多受馈则不能行事。”时谓名

言。

按：宋杨简知温州，廉俭自将，所奉最菲。尝曰：“吾

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！”闾巷雍睦，无忿争声，民爱之如父

母，咸像事之。

上司能裁减供应者。算功。

古来举大事动大众，未有不与下同劳苦，绝甘分少，而

能得其效用者，圣君贤相大将良吏，往往而然，非独冀悦服

也。举心加彼，推恩可以保众，渊明所谓“彼亦人子”耳。

若自奉甚厚而草芥其下，虽有疾苦，若罔闻知，岂贤达之所

为用心乎。

按：南齐赵郡王?，伟容仪，习吏事，年十七刺定州。
诏领兵监筑长城，时正溽暑，?途中屏盖扇，亲与军人同劳
苦。长吏馈以冰，?叹曰：“三军皆饮温水，吾何忍独进寒
冰。”遂至消液，竟不一尝，兵人感悦。

禁止民俗妄费。算功。

民俗俭朴，则风俗醇厚，而国有蓄积。若躬行节俭，而

其下化之，则效尤普矣。

按：宋孙觉知福州。闽俗厚於婚丧，尤酷信风水。男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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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垂老而不能婚者，丧有相继而不能葬者。觉乃晓以礼仪，

裁以中法，使富家不得过百缗，令甫出，而婚娶者数百家，

葬埋费减十之五，民甚便之。

亲讲乡约，劝惩有方。算功。

子游宰武城，以礼乐为教，而弦歌之声不绝，后世称贤

令者，必首及之。汉承秦弊，网密矣，惟文翁於此，殆庶几

焉。若君子小人，求所以学道恐未也。宋则名儒辈出，教化

大行。如周、程、张、朱诸先正，莫不倦倦以崇礼明伦，辨

义利变气质为训。而子静讲皇极代蘸一事，其从俗变化之

道，即子游宰武城曷让哉。盖天生斯民，使先觉觉后觉，有

斯民之责者，诚雅志觉民，其必先自觉哉。

按：宋张载令云?，其政以敦本善俗为先。每月吉具酒
食，召乡人年高者会於县庭，亲为劝酬，使人知养老事长之

仪。因问民疾苦，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。尝患文檄出，不

能尽达於民，每召乡长於庭，谆谆口谕，使往告其闾里闲。

民有因事至庭，或行遇於道，必问某时命某告以某事闻否，

闻则已，否则罪其受命者。故一言之出，虽愚夫孺子无不预

闻。其教人在正己以格物，人未之信，则反躬自治，闻人之

善，喜见颜色。答问学者，虽多不倦，有不能者，未尝不开

其端，有可教者，丁密诲之，惟恐其成就之晚。多告以知礼

成性，变化气质之道，学必圣人而后已，闻者莫不感动。

祈祷竭诚，有应免水旱疾疫之灾。算功。

天不离人，人能悔过，呼吸可通。故汤以六事自责，遂

回天心。若不量力度德，而从假手於二三无行僧道之祝文，

以仰干大造，未见其有济也。

按：唐田仁会为平州刺史。岁旱，自暴以祈雨，而雨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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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，谷遂登。人歌曰：“父母育我兮田使君，挺精诚兮上天

闻。中田致雨兮山出云，仓廪实兮礼仪申，愿君常在兮不患

贫。”

按：唐信?陵令舒州，有仁政。尝为祷雨文略云，必
也。私欲之求，行於邑里；惨黩之政，施於黎元。令长之罪

也，神得而诛之，岂可移於人而害其岁。焚毕，雨澍。

祭祀诚敬。算功。

朱子云：祭祀之报，本於人心，圣人制礼，以成其德

耳。故豺獭能祭，其性然也。观此则必诚必敬，乃可以尽己

之本性也。

表彰先贤，旌举贞孝。算功。

上之求下不以其实，则下以虚名应之。虽日崇厉其文，

而奸伪滋起。至於选举陵迟，俗以大壞。於是有思妇病母者

矣，有举孝廉父别居者矣。播之风谣，见之纪载，贻讥后

世，非细故也。今夫亲百姓、广教化，莫守令为甚，苟非其

人，安在其能亲率而躬诱之哉。

按：汉文翁守蜀，兴起学宫於成都市中，招下县子弟以

为学宫弟子，为除更繇，高者以补郡县吏，次为孝弟力田。

每出行县，益从学宫诸生明经饰行者与俱，使传教令，邑吏

民见而荣之。数年争欲为学宫弟子，繇是大化。蜀地学於京

师者，比齐鲁焉。

荐拔培植实心爱民属官，既可鼓励人才，又得裨益地

方。算功。

守若令之事，至夥也，不有贤者左右劈画，即矻矻终

日，不犹业脞耶。子贱在圣门，称高弟子，其宰单父也，尚

求五贤而禀度焉，况不逮此者乎！鲍叔而下，类能折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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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，甚至择丞史而任之，咸有所底绩，虽未知於弦歌之化相

埒否，然任人者逸，大都近之矣。

按：汉陈宠守广汉西川，豪右并兼，吏多奸贪，诉讼日

数百。宠举王涣为功曹，镡显为主簿，委以腹心。涣等当职

割断，不避豪强，风化大行，讼者日减，郡中清肃。后帝闻

之，徵入大司农。问曰：“乡在郡以何为理？”宠顿首谢曰：

“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能，主簿镡显拾遗补缺。臣不过奉宣

诏书而已。”帝大悦。涣、显繇此知名，不负所举云。

按：三国庞统为蜀郡功曹，性好人伦，每所称述，多过

其才。人怪问之，统曰：“当今雅道陵迟，善人少而不善人

多，方欲兴风俗、长道业，不美其谈，即声名不足慕企。而

为善者少，今拔十得五，犹得其半，可以崇迈世教，使有志

者自励。”

劾去府州县贪酷正官一人，及府佐、县佐，查核确实，

以除民害。算功。

伊川曰：《?》，初六，羸豕孚?躅。豕方羸时，力未能
动。然至诚在於?躅，得伸则伸矣。如李德裕处置阉官，徒
知其贴息咸伏，而忽於志不忘逞，照察少不至，则失其几

也。

按：宋杨?除江东转运按察使，御下急。尝曰：“不法
之人不可贷，去之止不利一家耳，岂可使邑千万家俱受害

耶！”闻者望风解去。

力行保甲，亲编、亲查，不扰民而盗自弭，邪教奸宄自

息。算功。

弭盗止有两法，不令盗无以生，则令盗无所容，法莫善

於保甲。然非家插一牌，户设一架，点集名数而已，要在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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奸剔伏，一坐连十，一家举动，十家觉察，有犯即首，使人

安生理，户绝非为，与乡约举善刺恶同意，繇是内盗不生，

外盗不容，地方自然安枕矣。诚能更如王阳明之议，补其偏

而救其弊，赋役可均；警其薄而劝其厚，风俗可淳，导以义

而训以礼，礼乐可兴。而提其要，在於省事端择长正而已。

苟长正任跳呼号叫之徒，小甲率罔法行私之辈，欲以惩恶，

而所用皆非类之夫，虽有良法，亦莫如之何已矣。

按：宋曾巩知齐州，务去民疾苦，急奸强而宽贫弱。

曰：“为民害者不去，吾民不宁。”有章邱人聚党村落间，号

霸王社，椎剽夺囚，无不如志。巩配三十一人，属为保伍，

使稽察其民人行旅，出入经宿皆有籍记。有盗则鸣鼓相援，

设方略，明购赏，急追捕，且令自首。忽有葛友名在捕中，

一日自出首，巩假以饮食冠裳，及骑从辇所购金帛，夸视四

境。盗闻多出首，遂息。

遇兵盗窃发，能豫为防范，力为捍御，免百姓被难。功

倍算。

按：周官士师掌追胥之比，司厉掌器货之辨，野庐掌畿

内之守，修闾掌城内之禁。古昔盛时，所以防盗者无所不

至，非但以示国威之严肃，实因以防非常之猝变。盖天下

事，孰有不起於细微哉！盗贼之患，人类以为不足惜，而不

知祸尝起於不足恤，而驯至於不可救。然而其致之也靡不有

因，或起於征役之穷苦，如秦之胜、广，汉武之群盗，隋之

王簿辈，宋之方腊，元之方国珍是也。或起於妖术之惑众，

如汉之张角，晋之孙恩，宋之王则，元之韩山童是也。或起

於才能之遗落，如唐之黄巢，宋之张元、吴昊、黄师密、徐

柏祥是也。其治盗之能，莫如弃遂之教化，张敞、张纲之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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